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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3日，那一天我正在家单

独隔离，突然看到手机微信上师兄发的

“卢老师因病逝世”的消息，反复确认属

实后，顿时悲从心来、泪流满面。实难相

信，就在前几日我还在计划等情况允许

时，再和师兄相约一起赴京探望恩师的。

如今，永难如愿了。

父母曾说，他们最大的荣耀是培养我

上了清华，而我在清华最大的幸运，无疑

是能拜入卢强老师门下。卢老师离世后，

我不时总会忆起他，好像他一如往常的精

神与康健，还在清华园里挺着笔直的腰板

骑着他的“小电驴”，穿过生机勃勃的校

园去往他奉献毕生精力的电机系。我也一

直希望记录下点滴，追忆我敬仰的恩师。

多日中，闭目静思，如电影胶片般闪回，

与恩师在一起的一幕幕徐徐铺开……

初见卢老师是在2002年推荐保送研究

生时。夏日的清华园郁郁葱葱，阳光下主

2021 年 4 月 24 日，赴京看望卢强老师时

留影。左起：谢邦鹏、梅生伟、卢强、夏德明

若我能搏击蓝天，是您给了我翱翔的翅膀

——追忆我的导师卢强院士

○谢邦鹏（1999 级电机）

干道旁的杨树绿得耀眼。伴随着窗外知了

的低吟声，胡伟老师带着我走进了卢老师

的办公室。绿意盎然的窗下办公桌前，卢

老师雪白的短袖衬衫更显得一尘不染。笔

直的身板、整齐的白发、慈祥而深邃的目

光，这是卢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安静

地翻看着我的简历，而我则以为要经历怎

样严苛地考核审查，在一旁忐忌不安。他

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和善地询问了一些

本科学业上的问题。他的语速不快，但语

调永远是那么的平稳而笃定。最后他说：

“可以，你来吧。”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放

松了许多，也自此开始了学业的新阶段。

我们课题组叫DPS，源于卢老师1999

年独立原创提出的“数字电力系统”。西

主楼三区一楼102的小报告厅是我们DPS

课题组最常使用的会议场所，每周的讨

论班也主要安排在那里。提到102小报告

厅，我的记忆总是定格在那次“考试”的

一天。那一天，清华园的阳光依然明媚，

但102小报告厅气氛却略显紧张。卢老师

的表情略显严肃，他深遂的目光看着发

言席上刚进课题组不久的我们，让我顿感

手足无措。这时卢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背诵

并理解马克·吐温的一段话，并且他要亲

自检查。我仍然记得，那段话大致的意思

是：如果你有一汤匙的脑子，就知道不要

剽窃，要诚实做好每一件小事，这其实是卢

老师对我们每个学生为学与为人的期许。

卢老师特别擅长把他丰富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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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和感悟，凝练为简单的几句话或简单

的几件事，并教给我们。这些“简单”的

事，却让我们受益终生。除了让我们背诵

马克·吐温的这段话以外，他还要求我们

有一项终身爱好的体育运动、学好一门外

语、学好逻辑学。其实，这些是要求我们

要有良好的身体、要有国际视野、做事要

讲逻辑。2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

正是他的这些看似简单而又饱含深意的教

导，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绽放

精彩。

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没有从事学术

研究工作，而是在供电基层做了多年的技

能、技术类工作。工作性质的不同，让我

内心始终有点愧对卢老师多年学术教诲的

感觉。但我始终记得曾听他说起过的在碧

口、白山水电站艰苦的环境下做试验的场

景，我深知实践的重要性。所以，我在工

作中始终特别注重在一线的实践中发现问

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用创新思维解

决所碰到的难点问题。作为我们公司的第

一名“博士班长”，通过管理与技术创新

等，我带的班组很快就成长为了公司的明

星班组，工作业绩名列前茅，发明创新层

出不穷。

2014年初，卢老师听闻我扎根基层工

作出色，他非常高兴，特意录了两遍录音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青年才俊扎

根于生产一线，不但不是轻用人才，反

而是锻炼和造就能担当未来大任的精英之

正道，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更有利于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沟通与交

汇。”这段话，鼓舞我至今。回过头来，

也正是卢老师的言传身教和不断鼓励，让

我能持续地在上海世博会保供电、沿黄

浦江高可靠性示范区建设、迪士尼保供

电等重点工作中发挥突出作用，让我能够

带领团队打造了国网公司首家能源服务中

心——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建设了

上海智慧城市能源云平台，提出“电力能

源管家”数智化服务并获“上海品牌”认

证，还横跨多个专业成长为了公司生产技

能专家和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领头人，先后

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工匠等诸多荣誉。

我们DPS课题组主要是研究电力系统

分析与控制，因此更多的毕业生还是从事

电网稳控相关工作。我是1999年入学的

“九字班”的，比我高一届的师姐叶俭，

硕士毕业后就从事全球规模最大、运行最

复杂的电网——国家电网的仿真、计算与

分析工作。她2008年就开始参与我国第一

条特高压线路的系统计算，十多年中用自

己过硬的仿真、计算、分析功底，日复一

日、加班加点，支撑了特高压交直流混联

电网运行、三峡水电满发等重点工作，保

障了特高压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她在

2012年就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更令

人惊奇的是，与叶师姐同为“八字班”同

学的夏德明师兄，平时与我也最为要好，

他博士毕业后回到家乡东北黑土地“生根

发芽”，从一名电力调度员干起，投身于

支撑“东北振兴”的伟大事业，略显消瘦

的身躯却在十多年的调度与运行工作中迸

发了极大的能量。他也在2018年荣获了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获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

2021年4月，我和夏德明师兄专门相

约借校庆之机，赴京看望卢老师。那一天

老先生兴致很高，当听说叶俭、夏德明和

我三人年龄相仿、际遇相仿，又先后在几

年里都获得了全国劳模等荣誉时，他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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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华教授培养的学生，做大官的很

多，但能够连续培养出三个全国劳模这类

荣誉的，估计我是第一个咯！”

卢老师的音容笑貌似乎犹在眼前，但

先生，却已然离去了……听陈颖师兄说，

卢老师最后一次参加课题组学术研讨时，

还和他探讨数字世界的发展问题。他，总

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惧艰险、始终

不渝地攀登科学高峰……多希望，能够再

带着年幼的儿女一起去探望先生，多希望

能够再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

如若我能搏击蓝天，正是您给了我翱

翔的翅膀，我唯有努力飞得更高，方不负

先生弟子之名！

2024年6月9日，我正在从四川自驾回

上海的途中，惊闻清华大学化学系宋心琦

老师去世的噩耗，十分悲痛，当即中断了

旅程，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今天是

父亲节，翻阅重温宋老师给我写过的书

信，往事历历在目，心情难以平静。

有缘相识得师爱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大学毕业论文

答辩时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宋心琦教授，

他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曾任第25届中国

化学会理事长。

一场毕业答辩让我们相遇相识，也许

缘分使然，他很喜欢我，甚至有点偏爱，

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正如他在给我的信

中所说：

说来真怪，其实我和你真正认识时间
极短，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很熟悉了
似的，我真像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一
样。难怪别人要说宋老师“最爱偏心”
了。可是我又觉得改不了这个“偏心”的
毛病。

我大学毕业后免试到上海读研究生，

虽然已经不在北京，宋老师依然在百忙中

纪念我的恩师宋心琦先生
○安利群（1981 级化工）

给我写信，如师如父般地关心我，帮助

我，指点我，鼓励我。

他教我要保持优良的作风与品德，做

老实人，说老实话，要有志气和名节：

信中看到你仍然是那样的努力和保持
着优良的作风与品德，这是我最爱听的消
息，也是我最喜欢你之处。一个人做老实
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常常会被人视
为愚蠢，至少是不识时务，以为投机取
巧才是其正的聪明。我不能否认后者有成
功的例子，但毕竟是少数，而且作为受过
高级教育的人来说，首先要的是志气和名
节。如果为了一时的私利，把基本的道德
都抛诸脑后，实际上这种人不能算是受过

学生时代的安利群和宋心琦老师


